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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池”素有
离石湿地、吕梁绿
肺之美名，莲花池
铺满了婀娜多姿的
莲花，吸引着我们，
跨进了莲花盛开的
地 方 。 走 进 莲 花
池，恍然就像走进
了森林，这里充满
着生的郁郁葱葱，
一片片参天大树傲
然 生 长 ，千 姿 百
态。它们有的像垂
髫的老人，苍老中
透露着几丝坚强；
有 的 像 挺 立 的 士
兵，粗糙的皮肤显
露着他们的执着；

有的像泛着翠的伞，一遮，便遮住了满
天的阳光。

当微风吹过，树枝会轻轻晃动，“沙
沙”的声音便在耳旁荡漾着，那是树的
心跳，荡着荡着，欢悦的情愫也荡进了
我的心中。穿过这片苍翠，就可以看到
一片湖，那是姑娘们的梳妆镜。阳光撒
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映着少女的心事，
连同岸边的垂柳，被我画在了心里。李
煜曾道“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
水向东流”，他面对无尽的哀愁，只能将
愁绪寄托在江水之中，望着那江水愁绪
悠长。而我，在见到这碧绿的湖水后，
并没有生发哀愁，而是从中望见了欢
喜，就像泰戈尔所说那样：“天空一无所
有，为何给我以安慰，天空一无所有，除
了无处不在的星光。”我望着湖水，只觉
轻快与肆意。

是啊，能看草、看水的人也能看月、
看花，并从世界中的一切看到智慧。希
望我永不缺少的，是一颗能看透人间智
慧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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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已过了对着台阶上的油漆浮想联翩
的年纪，登山人也再爬不动山了。

那一小摊油漆似乎是所有记忆的滥觞，爷
爷和我都管它叫：登山人。因为我们都觉得，
它的形状像一个迈步登山的人，背上似乎还负
了什么东西。那时候我还小到走不了楼梯，爷
爷背着我上楼的时候，他说，台阶上印着的就
是我们祖孙。

“登山人，就是爷爷背着孙子。”
我有点怀疑，是不是他弄错了。于是我问

爷爷，这是他画上去的么，他说是。
我想，画的真不怎么样。
这似乎是多年以来我们所共同保有的秘

密。可幼时的记忆总像冲刷的海浪一般，有些
新 出 现 在 沙 滩 上 ，有 些 则 被 卷 走 ，吞 噬 入 深
海。后来，爷爷奶奶搬出了老房子，我便再也
没有见过台阶上的登山人，甚至忘却和它道个
别。

可真正的离别从不给你告别的机会，2021
年 6 月 14 日，我的爷爷因突发大面积脑梗，进
入了重症室，同年的 7月 9日，我的爷爷永远离
开了这个世界。那一小摊油漆变作的登山人，
像是多年步履风尘，终于走到终点一般，回到
我的脑海里。

此时落笔，已经是又一年的夏天。
我想更加放松自由的怀念他，不似去年夏

天急急写下的悼文，仿佛一切都被套上一层
“足以为外人道也”的枷锁。所以，我要说，我
和爷爷，总还是亲密的，只不过随着成长，我们
更习惯于隔着一层生活的帘子，看向对方的时
候，满眼都是不介入的爱。

有时候我会觉得，他总是让我显得过于孩
子气，并不是长大之后才会有这种感觉，更不
是成长的战利品。好像小时候第一次接触算
术的时候，何欣茹同学刚刚继承给我一波幼儿
速算题，我在心里恼火她怎么每一本都只做了

一点点，留下大片空白的题目让我一个头两个
大。回到家后，爷爷指着我速算练习册的封
皮，高兴地说：

“蛋蛋你看，这个兔子多会吃，这篮子里有
红的，绿的，黄的······”

我很惊讶，为什么爷爷从不像任何一个长
辈一样，打开书页给我布置今天必须写到哪里
哪里，而是比我，比那个刚上小学的我更像个
小孩子。于是我很认真地说：

“爷爷，这本是算算术的，里面的题跟兔子
没有关系。”

现在想想，是不是我好多次，都没有理解
他的风趣。我的爷爷，他是爱我的，他是非常
非常爱我的。我父亲的孝顺，让他无论如何也
想让我知晓爷爷对我的爱，可爱哪需要别人告
诉，那是眼角眉梢都藏不住的真情。而我又该
如何表达，我同样爱我的爷爷。

当我终于懂得耐下性子，去和爷爷聊各种
我以为他不会懂得东西，我惊讶的发现，原来
那些来自报纸和传统新闻媒体的消息，也足够
支撑起一个老人的信息储备。有时也让那个
自以为什么都懂一些的我，哑口无言。

可更多的，还是巨大的差异化理解，那些
我都不指望与父亲探讨清楚的问题，在这个同
样心气高的老人身上，我也依然得不到答案。
我慨叹着那一辈人的志向与情怀，又因为他已
经没办法见到我们这一代人辉煌而沮丧。

我总是有过分充沛的表达欲，大部分时
间，我们聊的会很开心；可有时候，沟通的分歧
会让我觉得，是不是我压根没必要和一个老人
说这些。

回程的车上，父亲对我说：
“孝顺孝顺，这个顺字很重要，你不要太较

真了，有时候顺着老人的话说就好了。”
我沉默着点点头，表示认可。
可看到每次随着车走远，爷爷探出窗户的

小半个身子，我还是不忍心的。总还是不愿意
那样，觉得爷爷既然摆出别的观点，那一定是
很认真的和我聊天的，若总是打个哈哈顺从的
接过去，就真的是把对方当做没有共同话题的
老人了，如果连自己是怎么想的都不告诉对
方，实在不够真诚。

直到爷爷离开，这个问题才像是一个坠落
阳台的花盆，“啪”的一声，碎了一地，不再重
要，甚至不再需要被提起。

我有时会有点后悔；有时又觉得这样才是
合理的，便会释怀一些；有时又真的很想搞清
楚，是不是只有我们这样各执一词的聊天，才
不会被对方小看，不会让我觉得他是个过时的
老头子，不会让他觉得我是个没长大没见识的
小屁孩。

此时的我坐在电脑前，敲打着手中的键
盘。仿佛在不远处的那颗，不是很亮的星星上
就能找到他。他低垂着老花镜，手里捧着三张
报纸，也在诺达的世界上，努力的找那个小小
的我。

我问爷爷为什么不挑一颗亮一点的星星。
爷爷应该会说：不喜欢太乱，这样你们抬

头找我的时候，也不用费眼睛。
我擦擦眼泪，还是想不服气的说一句：
爷爷，其实你说的不对。

爷爷，其实你说的不对
□ 王喆

读了卫仲铭《驳
吕 世 宏 <红 楼 梦 >大
观园地理位置在汾阳
解读》一文，感觉需要
回复一下，避免误导
读者。

首先卫文的立足
点就是错误的，卫文
立足“《红楼梦》原著
写的就不是明代，而
是唐朝，”显然不具备
红学基本常识。百年
来红学有两派，其一
胡 适 先 生 开 启 考 证
派，认为《红楼梦》是
曹雪芹家事甚至于是
曹雪芹自传即清代说。其二蔡元培先生
牵头的索隐派，认为《红楼梦》是“悼明警
清”，即明清说。解放以来，考证派占上
风，所以学界普遍认同清代故事说，哪来
的唐朝故事？“长安”宋元明清文人墨客
诗文中多用来代指首都，故红学家普遍
将长安理解为北京，说《红楼梦》是唐朝
故事家在西安不过是外行话而已。唐代
确实有大明宫，曹雪芹借来一用，也不能
证明小说就是唐朝故事。百家讲坛的那
么多的红楼梦讲座他都没有看过。

其次，卫文读书不细致。卫说“原著
中并没有提到元妃从宫城出发再到长安
府城西门入贾府的记载”。《红楼梦》十八
回迎接贾妃“贾赦领合族子侄在西街门
外，贾母领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忽
见一对红衣太监骑马缓缓的走来，至西
街门下了马，将马赶出围幕之外，便垂手
面西站住”。这里写得十分明白，男士们
都在西街门外“面西站”，贾妃不是从西
而来，干嘛面西迎接，难道给贾妃一堆屁
股？女眷则在贾府大门外迎接，既是西
街上。显然元妃入贾府路线从西街之西
街门进入，与林黛玉从东向西入贾府是
两种方向。

百年来红学界是从北京故宫出发研
究元妃省亲的，而卫文是从西安城北门
外大明宫遗址出发的，这完全是打岔，不
懂常识。难道贾宝玉是李世民？卫不知
道一句唐朝故事，需要填多少空啊！

《红楼梦》里多次反映贾府距离首
都大内路线是十几日（见贾敬宾天故
事），可是元妃省亲则是半日功夫，是晚
来朝走半夜三更。本来历史上没有省
亲一事，属于曹雪芹杜撰，但我认为曹
雪芹杜撰是有原型的。明代碑文记载
明武宗半夜来到汾州城西会见刘良女，
贾妃所居“临敬殿”不正是行宫的意思
吗？大明宫临敬殿与明代行宫是吻合
的。这是后话，另文讨论。

常言道“诗无达诂”就是说对诗的理
解可以有不同见解。我说报复对应绵山
别号“抱腹岩”，横拖对应汉武帝的“横汾萧
鼓”，也算有典故可依。至于卫文定要说是
秦岭抱复渭水横拖，不知是否有典，也算他
的不同理解，并不能否定我的理解。

至于说羊羔美酒，卫文也不严谨偷
换概念。明王世贞《酒品》记述“羊羔酒
产自汾州、孝义等县，白色清澈如冰”。
明代早期省西河入州，汾州管理汾州、孝
义、平遥、介休四县，这里的汾州即指西
河县（汾阳县），就是说汾阳孝义都产羊
羔酒，羊羔酒配杏仁羊肉文湖软大米本
为杏花村特产，后来因羊肉价格高逐渐
淘汰。至于羊羔酒的演变历史，我在多
篇文章有过论证，今不多赘。

关于《红楼梦》汾阳说我已经耗时五
载，著书三十多万字，也陆续见于山西日
报、吕梁日报等报刊，定名《红楼梦与汾
州府渊源探秘》，为《孔天胤创作金瓶梅》
的姊妹篇，十载年华，岂能轻弃。

总之，卫文所言，实属大惊小怪，并
不能证明汾阳说错了，反而将读者引入
唐朝故事邪路。受先入为主影响，难改
思维定势，恐怕他都没有看过《红楼梦》
原著，或者仅仅粗略大观。我希望能出
现有根有据否定我提出的汾阳说的有分
量文章，能让我早日迷途知返，若如此则
幸甚。

答
卫
仲
铭

□
吕
世
宏

观点

两碗稀饭，一碟水萝卜小菜，几个蔬菜摊摊，
这就是王叔家的早餐，有一次我去时正好赶上，
稀罕婶子的菜摊摊，更禁不住婶子的再三劝饭，
也就毫不客气地坐下来蹭了两个。我一边吃一
边听老俩口不时的逗嘴，却是倍感温馨。

王叔，是我的一个邻居，和我爹同岁，他是一
位名副其实的高才老师。 因和他有文字上的一
些交流，我偶尔去他家请教一些问题，两三次过
来，他的老伴也就和我熟了，我总是婶子婶子的
叫着，觉得很亲切。

王叔说：“你婶子没上过两年学，和文盲差不多，
典型的家庭妇女，而我却是当年孝中的高才生，稀
里糊涂地和她走到了一起，当时我很担心，生下的
儿女们会不会不聪明，如今看来孩子们一个个虽无
大成就，也还算有小出息。这么多年过来，你婶子
脑子里和心里精着呢。”言语中流露出这么多年对
婶子的诸多认可。我故意打趣地挑拨道：“婶子，
你看王叔笑话你呢，他后悔娶了你。”婶子嘻嘻一
笑说道：“一辈子啦，我还不知道你叔是啥人？一
句话都不会和人胡说，干啥事都认真得不得了，他
写文章，帮人写书很忙，我了啥也不懂，只会做个
饭，吃好吃坏让他能热乎地吃舒服就好了。”听到
婶这么说时，我觉得自己有些内疚又有些感动，内疚
自己也是身为妻子的人，却做得不够好，感动他们
老俩口一直相濡以沫，这么实诚的过日子。

有一次，我早晨起得早了，想去早市买点菜，
正碰到婶子也在买菜，我看见她只买了茄子，却
是买了好几个，我说：“怎么买这么多茄子？”婶子
说：“我真不爱吃茄子，所以我也不是经常买这
个，可你叔特别爱吃，所以买一次就多买几个
吧。你看的吧，回去他见我买了这，准会像小孩
子一样高兴，会一直哄着我好几天呢。为的是让
我经常买。”听到婶这么说，我内心也是涌上一种
特别的感觉。对于几十年的老伴来说，这本该是
再寻常不过的小事，可老俩口还能这么互相哄
着，真是让人羡慕。

记得有一次因公事我和叔去村里参观，中午
吃饭时，听到婶子特意打来电话，嘱咐叔少抽几支
烟，少喝几口酒，多趁热吃点菜，放下电话，叔不无
自豪地说：“看你婶多牵挂我”。我听他这么说颇
多感慨，是啊，多少年来，他们已经把互相的牵挂

当做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偶尔和老俩口在外一起
同桌吃饭，叔总是让婶多吃这个，婶让叔多吃那
个，这一幕场景真让我这个年轻人羡慕又嫉妒。

去年腊月，婶子骑自行车时不慎把手腕摔骨
折了，王叔即刻承包了早，晚的做饭任务，只是中
午饭由儿女们帮忙一下。我去看婶时，叔笑着向
我“表功”，他说“我也会做饭呀，可你婶就不想让
我一个人做，吊着一只手也要帮忙，她一直就是
骨头硬朗的一个人，总是不会给自己寻清闲。”但
我分明听出来他是真想有个伺侯老伴的机会。

春节过后我有点忙，一直没去看他们，再有
他们的消息时，却是婶突然离世的噩耗，我对于
这个消息竞难以置信，在我不得不信的同时，也
感叹着生命的脆弱。我在婶出殡前去看了看叔，
我去时看见叔的精神状态还不错，他这么对我说
道“这几天晚上很难入睡，但我白天还是强打精
神吧，再怎么伤心，也把你婶好好地送走再说，也
不想给孩儿们再添麻烦了，眼下我只是想着，把
你婶身后的事安排得妥帖一些，她嫁我那会儿，
我因工作在外，她一个人在家照顾老小，受了不
少罪，在村里，好媳妇的名誉人人皆知”。叔絮叨
着，感觉他想告诉我他们五十年在一起的所有细
节。而我只是静静地听着，只敢静静地听着，尽
量让自己保持平静一点，可在我站起来临走的那
一刻，眼泪还是突然想涌出来，我忙告辞出来。

婶是心脏病突发后走的，她没拖累叔一天，
没拖累儿女一天，可留下了叔一个人……

在婶出殡的当天，我一则因当天上班有事未
能前去，二则终因没有勇气去。

王叔的老伴已走了好多日子了，不时会收到
王叔发来的一些短信，有的写着，“心中纵有千万
言，相对无言泪千行！”有的写着，“正如余华在小
说《活着》中所说，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愉快地活
着。”还有的写着，“每个人都有自已不可替代的
责任和使命，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也是继续顽强
而健康地活下去的强大的动力和精神支柱。相
信自己会努力的。”而我每看到一条，鼻子总是酸
酸的，眼睛总不由地湿润，我只能回复王叔，婶去
仙境了，您多钻进您的爱好里去吧，您多保重！

我知道自己说什么都不敌他老俩口的相濡
以沫。情在王叔的心里，婶带上走了。

相濡以沫话情长
□ 冯利花


